
吴毅强目前主要从事金文研究，与他有

一面之缘的一位浙大老师这样描述他：与学

问无关的人，他大概看都不看一眼。

在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出土文献

研究中心，记者见到了吴毅强，他与另外三位

老师共用一间约25平米的办公室，每张办公

桌上的古籍都摞到空中。来访者踮起脚往里

看，几乎看不到大家的脸。

采访在研究院的会议室进行，吴毅强抱

进来的材料是四本巨大部头的工具书：《殷墟

小屯村中村南甲骨》、《夏商周青銅器研究·西

周篇》（上、下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柒)》——他说选这几本是因为甲骨、金文、

簡帛都涵盖到了。

他穿着很厚实的夹层冲锋衣，看上去仍

旧单薄；他说话声音柔和，脸小，没什么表情

——正是“传说”中的样子。

当他开讲，又是另外一种状态。

谈到鲁迅与顾颉刚的“争论”，吴毅强说：

“鲁迅先生这是在讽刺顾颉刚先生的假说。”

一边写下“禹”字的金文字形—— ，该字

的主体部分 是虫、蛇之形， 是后来增

加的装饰部分，“你看这个字的造型，所以鲁

迅说大禹是条虫。”

“对古史的研究，除了现有的文献记载，

还有一个相对可靠的方式，就是利用考古材

料，尤其是研究出土文物上的文字记载。”

吴毅强翻文献找到一件文物。2002年，

由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遂公盨(豳公

盨)，是一件西周的食器。器物的底部记载着

一段98字铭文，开篇记述了“大禹治水”的故

事，后篇论述的内容却是“为政以德”。

吴毅强找出铭文拓片的影印材料，逐字

读出。“这段记述开头部分，和《史记》上记录

的大禹治水的内容基本吻合。”这是他的结

论。

“至少说明，西周的时候，人们就知道大

禹。”他又翻出另外的文献——上海博物馆收

藏的战国中晚期的竹简图，“其中的一篇《容

城氏》，也讲到大禹治水的故事，内容更丰富、

生动。”

两个半小时的采访中，要把甲骨文、金文

的基本知识即便只是囫囵吞枣地“吃下去”，

记者还是有点吃力，但吴毅强的认真、踏实，

着实让听者沉迷。

记者从另一位浙大年轻老师那里，听到

这样一个细节：有一天她经过吴毅强的办公

室，就想去“瞻仰”一下这位传说中的古文字

迷。“我以为寒暄几句就可以出来的，结果他

滔滔不绝讲了很久很久⋯⋯引经据典的时

候，更是一边掏出实物，一边翻书，那些书每

一页都在他脑子里，很快就可以找到出处。”

只要跟吴毅强谈学问，他一定会表现出

这样盛开的状态。

普通人大约无法理解吴毅强沉浸于古文

字的单调，但是，于他，这真是一件美事。

“金文都是铸刻或者雕刻在青铜器上，器

物本身就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遂公盨是西

周中期的一件食器，距今约 2900 年，造型小

巧流畅。盨上所铸铭文字体优美，行款疏朗，

且字字珠玑，几无废言。”

吴毅强能读懂的古文字，在现代人看来，

有如天书；他顺着文字内容，能考证、串联起

几千年前的历史。这还不够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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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第一天，我们从一个匠心故事说起。

如今谈工匠精神，因为它在快速高效的生活中看似无迹可循。

静下心来观察，有这样一群人，重复执着于一件事，把专注、思考、创新带入其中，久而久之，水滴石穿。一生只做一件事。

这件事，性价比或许不高。当事情完成，也未必会有物质意义上的赚头。

但这种精神的存在，不是鸡汤，而是告诉我们，这世上真的有不同寻常的坚持。

而这份倔强的坚持，终将告诉我们，将进入的是怎样一种未来。

治水的大禹是一条虫？

近百年前的 1920 年，顾颉刚先生曾提

出，大禹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禹或是

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或者有敷土的样

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流传到后

来，就成了真的人王。”

这个假设受到许多学者的反对。1935

年，鲁迅创作的《理水》（后收入《故事新编》

中），写大禹治水的故事——

发大水了。许多学者聚集在文化山上

等 救 兵 ，他 们 不 相 信 真 的 有 个 禹 会 来 治

水。学者说：“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

实并没有所谓的禹。‘禹’是一条虫，虫会

治水的吗？”

正是从这条“虫”开始，吴毅强打开了对

古文字的好奇和热情。

他由硕士时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转而

投身古文字，由读博士至今，已经10年。

36岁吴毅强
能读懂三千年前的古文字
他的故事，要从鲁迅与顾颉刚争论过“大禹治水”讲起

本报记者 章咪佳

我和吴老师只差 4 岁，但是我肯定这辈

子没有见过这样的80后。

采访后，我跟他聊这代人对时代的困惑

和压抑，他只是有点同情地看着我，礼貌地附

和一下。我才恍然大悟，他可能很少被这些

凡事困扰。听他讲古文字的时候，他表达中

的那种素净的欢乐，能让人缓解日常附身的

焦虑。

吴老师也表达了他对日常的知足，研究

中心望出去，有浙大紫金港校区最好的风景，

斗室之内的研究氛围非常具有包容性⋯⋯

要不是我去采访，他的一天是这样过的：

早上 7 点多到校，先是读一段古书，《左

传》、《史记》、《诗经》、《尚书》、《礼记》⋯⋯轮

着读；接着 9 点到晚上 9 点，是工作时间。近

期的工作内容是统计甲骨文单字、编辑工具

书、整理博士后论文书稿。“今天还与同事讨

论了李斯，法家理论是否更适合社会治理。”

他不看电视，也不玩手机，没有微信，只

用 QQ——单为传图。“我之前一直用直板手

机，最近两年才换了智能手机。”

我又从他的一个“校车搭子”晓勇那里听

说了这样一件事情：晓勇是搞摄影的，吴老师

跟他说自己也是摄影爱好者，想学习一下摄

影。后来聊天才知道，他想学摄影，是为了把

古文字更好地通过影像的方式展现出来。

我这时才知道，他换智能手机，是因为需

要有大的屏幕，与同行进行更好的图片交流。

本报记者 章咪佳

这辈子没见过这样的80后

吴毅强

生于1981年9月。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

教师（出土文献研究中心）。

主要从事商周青铜器、古文字、先秦史及

汉魏南北朝碑志研究。

曾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出

版著作两部：《郭店楚简〈老子〉集释》（合撰，

第二作者）和《鸟虫书字汇》（合撰，第二作

者）。其中，《鸟虫书字汇》获 2014 年度全国

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和第十八届（2014 年

度）华东地区优秀古籍图书奖“特等奖”。

遂公盨不起眼，但铭文很重要。


